
大江河
一个姑娘在汉水畔唱歌
江水不停挤过来
拉宽飞鸟推浪的声线

打满腹稿的秋
选择繁花乐章
给游轮、飞航、古街
萨克斯、小烟火、蓝天配器
从不轻言的人，也交出铁锈
交出藏匿已久的音符

大江河长子
总能在夏秋指间
找到奔腾的依据
学说英语的茶漆丝药
青山野谷
领着一座座安康小城歌唱

长江回抛水袖惊动一把京胡
谁用秀水唱西皮
谁，解开二黄的缆绳

蜀河古镇
读蜀河古镇
要带上丝、麻、茶、漆、桐油
让这群秦岭巴山的孩子
在到达老河口之前
备好纤绳、撸篙、号子
织好传奇的网
打捞满仓旧岁月

九月，秋雨微凉
洗白鸣盛楼汉调二黄水袖
洗亮大青石条北上关陇
西达川渝
东进长安，南下鄂湘包浆

回帮清真寺俯视下
黄州馆，三义庙，万寿宫
武昌馆，杨泗庙的墙壁
爬满乾隆年泛黄的水路
标记出商贾船帮，货栈，码头
航道，钱庄地址

走在西门里，有旧事站哨
刚刚迈步
八大字号 六十九家商铺东家
就与你侧身而过

化龙山怀想
云爬上山脊
掏出水袖，也斜刺刀戟
让高龄峭壁
有了与想象征战的可能

花钟敲响的野风
在巴山北坡奔跑进化
用时间锯齿
切开秘境的身世
鸽子花萼上
白垩纪，第三纪密码被破译
大风子、鹅掌楸、云杉、连香树
从化龙山贴身处
撕开标本的缝隙

我的体内，有遁形的虎啸
在金雕翅膀、云豹脊梁之上
拆开神的围栏，道破天书
放养出成群传说
我也听见冰川破裂
刨凿石阶的回声
攀援上 2917 米长梯
我再也无法着地

水叶子
三月，风，也是手
要不，怎能听见
茶山劳作的女人们
被掐成一撮
陕南春水愉悦声
是的。 也能看见
风过秦岭时
采下南方水汽
在巴山弯下腰身
与一种植物交融，舞蹈
品味江山般千年相许
春分后，汉江解开桃花水
一群饱醉的山歌追着风
把移步青山的女人
掐成一芽芽水叶子

秋山，春水
走在你身边的植物
我喊野茶、百合、辛夷
每喊一声，就有一棵大树
沿半天云，八角庙
背着四川盐巴和传说走出来

每喊一声，就有那些

用名字奉养你的人
舀出一瓢诗歌，以及
清冽直抵心肺的文字

在喊出你名字之前
需要用四月秧田做剪纸
还原耕读往事，细采
茶姑小芳流韵的水叶子

在知道你的名字之前
还不能说出一些姓氏
就像你，鸟羽之上
用花的云，收藏了许多秘密

我们走在山谷
书， 还有苞谷
都是粮食，都要珍藏
整个山谷的寒风都是亲戚
随时串门， 拉家常
只要有光穿透石板瓦缝
再微弱，也是长梯
在后湾村王大贵土墙屋里
课本比砖结实
志与智都是动词
我们在冰的裂隙穿行
走进大学校门前的山谷
寻找粮食，蜜蜂
找出初始情感的阳光

大贵垭坪狮头柑
大贵之地
盛产稻谷、茶、小风景
盛产朝霞到晚霞
一些柑子树站在垭坪
熟读这里的黄土，传说
接待上下高楼梯的雾、气温
在初冬，完成一次盛装仪式
这时，平缓的坡草香叶红
树枝间，卧满肌腱暴露的小兽
此时，背着故乡的人们
用一头头小狮子
咬住拴在心头的思念与乡愁
轻轻一口
黄洋河酸甜的水分子
像血液，涌注全身

在黄果树
30 里铜鼓声
告诉你 77 米狂喜

这水呀，系上花腰带
太阳就长出七彩尾翼了

一直在寻找的大树
挂满银饰，用舞蹈
摇响河谷
蜡染静水深流

应该收起一整片天空
释放隐形的猫
去推开十万青山墙壁
这素白，一直在心中盛开

时光经线刚刚打结
那些森林佩戴苗刀
剥开熟透的果子，在安顺
摆下剿灭满血烦忧的长风

忧伤的鸟鸣
除夕
碾子坡那片桃树林死了
死于一群孔明灯狂欢式偷袭

光鲜的烟花游街串巷
把喜庆
诱惑成炫目艳丽的垃圾

人们说
那天，有漫天黑羽
雪一样飞舞了整整一夜

我希望有一场真正的雪下来
掩埋肆意人间
让草木的魂重生成巢

最后一场寒流滚落碾子坡
那是忧伤的
春天的鸟鸣

我只是想走走
我只是想走走
走到火车开不动的地方
留下火车而不是铁轨
这些年，铁易锈蚀
旅程也是，而我
是一个总在买车票的人

没有一个心愿走出检票口
只有往事，始终与我同车次
我因此会毫无顾忌诉说

直到往事不语，直到
被一场毫无意义的大雨提醒
什么时候开始涨水了啊
我是一个失去陆地的人

火车，重新启动
沾满铁轨锈渍
像穿着旧衣服，回家

暴飞雪
寒风里，一些碎裂事物在颤动
隐约巨幕后
我听见一条山谷在歌唱
每一凸起崖壁都是一个声部
或高亢，或沙哑，或低沉

我也在歌颂
十二月
只要伸手抓一把暴飞雪
就紧紧握住奔跑而来的序曲

大雪
在蓝草原
育肥羊群
带上它们
也带上一嗓子冷烟
向南路上
温湿水汽和土地都向上生长
扎起帐篷之前
敞胸的北风赶着自己
在分流水系的峰岭上
认真攀爬
把每棵树拧成水晶
接近于歌颂
能看见
翻过秦岭的风把白火焰
一把一把洒向人间

风
十二月
北方，是风发情的季节
灵物及另一种生命物蜷缩
起来
或是跟她跑了
而丑陋的山石却莫然而立
于是，风婆子疯了
时常钻进山谷嚎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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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江 河 杨洋，平利人，1983 年开始，在《延河》《诗探索》
《中国作家》《中国诗歌》《陕西诗歌》《安康日报》等
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 30 余万字，作品收入多个
选本、诗集。

汉江边的安康是出诗歌的地方， 有山有水
的地方当然是要出诗歌的。 安康的诗歌传统可
以检索到诗经时代，这是乡友们很自信的财富。
我的家乡平利号称中国最美丽乡村， 因此当然
也是出诗歌的地方，这里出茶歌，出花鼓子，出
夜锣鼓，出莲花落，出弦子腔，这些都是诗歌最
好的民间表达形式，是活生生的诗歌类型。新时
期以来， 平利写诗的一批接一批为中国最美丽
乡村增色，近些年把诗歌写得讲究的有蔡淼、沈
弈君、王苏平、吴立志、蔡汝平、王绪珍、范莹、翁
江春等等。他们的诗歌创作之所以有名气，大抵
是诗歌写的有板有眼、有沉实的内涵、有讲究的
诗歌技巧，他们都是现代诗歌的槛内人。我记住
他们唯一的动机也就是他们诗歌的面目是鲜活
的， 不重复仿照其他有名的诗人， 是诗林的这
“一株”这“一棵”。 杨洋是平利诗人群中风格特
立的一个，他诗歌的辨识度十分明显。读过他的
诗歌就会记住那些动人的句子， 那些出人意料
的意象，那些意象间和意象后跳跃的、隐现的、
蓦然现身的诗绪，或可称之为诗的主题、诗眼、
诗的思想的东西， 总在他营造的陌生而又亲切
的意象之溪中闪现。 一首诗读后给人留下或多
或少的慨叹， 有时是一丝凉意， 一种自悦和他
悦，甚或浩荡的自我嘲弄。 有时是赞美，在平凡
的平淡的甚或平庸的生活场景发现那么一点崇
高与伟大，然后又自觉自悟地归于平静。读杨洋
的诗，看不到平庸的仿写、借用，当然也看不到
所谓名诗的影子， 那些精致而又如三秋之树的
诗句， 是打着杨洋的独有烙印的。 我读他诗多
了，就感觉他的诗句是经过火烧过的，是手捏成
坯的陶件，不是惊人的大器物，也不是红木案几
上的大摆件，不是祭台的供器，是民间讲究人家
里喝酒吃饭喝茶的小盅子、小碟子、小勺子、青
花饭碗、两尺口面的汤钵、专盛红鲤的大条盘、
大茶海、大茶碗、大茶缸，经过“杨窑”烧制，用的
都是硬柴，火候恰好到别人不能硬学，这些物件
成了杨氏标志物。

现代诗不管怎样发展变化， 根子里命脉里
的讲究是不能变的，那就是诗经的传统、离骚的
传统、格萨尔传的传统、荷马史诗的传统、文艺
复兴的传统以及黄河大合唱的传统、 义勇军进
行曲的传统、沁园春雪的传统。 中国诗歌从唐宋诗词到民国白话诗、再
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民歌体诗、新现代诗，从艾青、郭小川、贺敬之、
蔡其矫，再到北岛、舒婷、杨炼、顾城、叶延滨、海子，直至今天诗歌场上
一片风烟弥漫，一地鸡毛或雾里看花，诗歌总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腥风
血雨洗礼中向更加富有生命力变化，更加贴近生活变化，更加体现人
民的兴观群怨变化。 哪一种诗体，哪一种诗歌技艺，哪一种叙事方法，
最终留下不朽篇什的，最终流传至广的恰恰就是那些骨子里不脱诗歌
传统的作品。 即便越写越随便、随处可写、出手就有、不计雅俗的口语
诗的洪流中，也有极其讲究的精品，比如我们读到刘年的诗，龚学敏的
诗，张二棍的诗，余秀华的诗，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过诗意的桥梁，体会
创意的诗创新的诗绝不可替代的诗趣。

杨洋的诗推介的意义，从安康本地诗坛小范围讲，就是诗歌贵在
有创意，有创新，既新在新的诗绪的新出口，也新在诗歌叙事的新表
达。 于我的诗歌偏好而言，我也更看重那些对于诗歌意象认真、敏感、
扎实、生气勃勃的提炼营构。 从杨洋诗歌中，我们能够幸遇那些春花般
绽放的诗意之象，它们点缀在安康诗歌夜色的天幕上，闪现遥远而动
人的光芒，它们以光速击中我们诗意的内心，它们给了我们在沉重的
生活之余还可以读读诗歌的理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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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东，1962 年生，字野云，号秦南野人，又号葫芦
堂主，安康人，当代著名中国画家，陕西省各界书画院理
事，汉江画派主要创始人。 市政协一届委员，二届、三届、
四届常委。 1996 年入陕西国画院中国画高级研究班，师
从中国国家画院院委苗重安。 国画作品《幽居》入选全国
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并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
行。 多次举办“汉水风韵 秦巴画魂”唐明东中国画作品
展，西部省、市数十家电视台进行“画家唐明东”专题报
道，艺术成就载入《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陕西当代书
画家作品典藏 》《陕西年
鉴 》等多部辞书 ，作品被
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及
文化文物部门广泛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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